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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城的立体奇幻人所皆知，轻轨、索道、缆车、船舶、大扶梯……各种工具构成
了山城独一无二的交通体系，即使向前追溯百年依旧如此。人们凭借着一切可以想
象且可以利用的方式腾云上山、劈波斩浪，只是交通的主角从机器变成了人，而有人
的地方就有江湖，山水交通碰撞的龙门浩自然就成了江湖中最为波涛汹涌的地方。

异军突起
煤船帮与划子帮

其实，彼时的龙门浩还是一个煤
码头，不过和白庙子、黄桷这样的煤码
头却大不相同。当时重庆的煤炭均来
自天府矿，然后经嘉陵江进入长江，长
江沿岸的花街子綦渝茶社和嘉陵江沿
岸的姚家巷蔡鸿发茶社是著名的煤炭
市场，成交后便会用船运到龙门浩出
售，同时南山上也有若干小煤矿，所以
龙门浩煤炭业空前繁荣。煤要在江里
走自然需要船，煤商们怕船帮索要高
额运费，与其受制于人，不如自己干，
于是纷纷拨款造驳船，承运自己矿里
生产的煤炭，煤商会亲自指定一个船
工为组长，领导驳船工人，工人的工资
分级核定。这些专营运煤的船只积少
成多，最后形成了极具特色的煤船帮。

和煤船帮类似，划子帮的起源也来
自龙门浩特殊的环境。作为重庆开埠
时期的重要区域，龙门浩云集洋行、工
厂、兵舰、商船，老外初至时多少有些顾
忌，于是也自行修造小木船，作过江或
接送宾客之用，船工也不用船帮的人，
而是另外雇佣新人，每船2～3人，给予
固定工资。后来龙门浩工商业发展，发

了家的富豪们觉得这做法相当不错，一则
自己的船只和船工，比较放心；二则作为
专船，也忒有面子，于是船只不断壮大。
民国年间，龙门浩所有这种“江上专车”在
下浩一个茶馆开会商议：以后得有个代表
与政商圈子统一交涉，于是选出会首一
人，成立了划子帮。因为各船隶属于不同
的私人和团体，比较散，开始人数并不多，
后来不断壮大，帮内不“兴轮定股’，只缴
数元钱底金，作为会员的福利之用。每年
约定时间聚会，比如“王爷会”祈平安，“中
元会”悼念已故成员等，团年的时候还要
在一起吃年饭……

龙门浩码头附近老巷。

昔日龙门浩地区云集了大量国内外
富商，他们为划子帮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龙门浩的大户人家宅邸。

残存下来昔日码头的设施。

龙门浩码头树立的景观还依稀唤起当年船帮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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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浩 水上行帮的乱世哲学
行帮齐聚

演绎另味山城
晚清至民国，位于重庆水陆两栖交通中

显要地位的龙门浩，让原本单纯且彼此竞争
的同行搁置争抢，形成了特殊的社会关系。
毕竟一方面人在乱世，谁也难以独立求生，
只能抱团互助；另一方面政局不稳，社会上
尔虞我诈，随时都有被淘汰的可能。

于是，除了茶馆林立，龙门浩还诞生
一个组织：行帮。这是一个介于行业公会
和地下帮派的组织，他们有自己严格的规
矩，任何成员不得违背；有自己的特殊节
庆，祈求平安；有把头、会首或者代表作为
首领，平衡内部利益和版图划分，对行帮
成员进行保护。

行帮的兴起和官府的推波助澜也不
无关系，因为官府既可抽捐抽税，又可以
此为桥梁上下联系，获取经济信息，防止
盲目生产、避免商品滞销和推动竞争。当
时龙门浩行业复杂，行帮复杂程度在重庆
首屈一指，大致分两类：一类行帮偏“行”，
如豆芽帮、药帮、饴糖帮等，连棺材、冥器、
木、竹、炭、石灰等都有自己独立的行帮；
另一类偏“帮”，以水陆七大帮派为主，毕
竟交通才是龙门浩最炙手可热之处，天然
凝聚着恩怨情仇，何况干这行的都是出力
气的，最讲江湖义气，自然多少有了水泊
梁山的感觉。

双雄并起
平分水上春秋

在龙门浩，上、下浩两个船帮代表着水
上交通的传统势力。

上浩船帮源于清末民初，以上浩的龙
门浩老码头为中心，航行于老码头到重庆
太平门一线。后龙门浩的手工业作坊逐渐
发达，需从城内购原料再制出成品运进城
销售，渡船规模不断扩大，加上战火年连，
官差频繁，渡船中有狡黠者为迎合官府，倡
议将码头上的渡船组织起来，成立船帮“老
爷会”。在信仰上供奉“镇江王爷”，祈求平
安、统一思想。在领导上选出会首，作为行
业执事人和帮派老大。在制度上，“定股”，
船股限制四十股内不得增加；“确权”，“输
子”（即船股）拥有航行所有权和租转袭权；

“特许”，有船无轮子者不得经营；“定薪”，
规定无船股的工人待遇和规矩。

在上浩船帮兴起之时，下浩也有渡船
往来，不过船只零散、路线也不固定，处于
各自为政状态。后来黄桷渡经常发生海损
事故，鹿角、长生乡等处的农民和小贩需要
运送货物前往东水门，先部分转移到上浩
老码头，后来发现通过上浩船帮的线路到
太平门还需辗转。下浩的渡船看到了商
机，由于没有组织，也无航线的约束，他们
纷纷开辟新航线，出狗钻洞绕梁外镜平石，
顺流到东水门。同样由于没有组织约束，
下浩的船只航行方案非常灵活，在枯水时
停太平渡，洪水时便改到下浩门朝街河边，
航行效率和适应能力极强，队伍迅速发展
壮大，在信仰、制度、领导上借鉴上浩船帮，
也成立起自己的行帮。

下浩船帮起源的特殊原因使他们从一
开始便打下了善于革新的烙印，发展中，他们
改会首为干事或代表，由每两年的“王爷会”
改选；业务上摒弃上浩船帮航线固定、规矩严
格等传统，突出优势特长，做大货运部分，后
来成立驳船公会特许专营；运作上也和官府
走得更近，当然在获得更多经营特权的同时
也付出了巨大开销，不过船帮很快便推出卖

“空船轮子”的方儿弥补开支，灵活经营。

水上四帮
乱世一股清流

水上四大帮派共同抢夺着渡江运
输的业务，却罕有争端，虽无相濡以沫
的合作，却有着相忘于江湖的境界。
大家每天擦肩而过，却似乎完全感受
不到对方的存在，这和他们世代与水
共生形成的江湖哲学不无关系。

从内部来看，这些船帮人世代与
水打交道，深知水既是生活所依，也是
危险所在，水上的任何纷争都可能舟
覆人亡。正因如此，他们尽管各自理
念不同，但都信仰同一个神——镇江
王爷。每年都固定举行仪式，齐聚一
堂，请出造船业“掌墨师”主持祭祀王
爷菩萨。特别是端午节，各船工都要
参加龙舟竞赛。上浩船帮是老大哥，
用的是最有气势的老青龙，龙头龙尾
供在老码头的观音阁，竞赛时踩头的
帮首杨焕堂总是倒立船上，用双脚指
挥，堪称一绝。划子帮组建最晚但最
有钱，用的白鹤龙也最时尚，龙头龙尾
供奉于下浩龙门寺内，由哥老会大爷
陈敬之踩头，划手穿靓丽的白色服
装。下浩船帮和煤船帮虽没有特定的
龙舟，但也要加入其间，四大帮派形成
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

从诞生开始，所有帮派便一直在
寻找和谐相处之道，业务各有偏重，制
定了严格的界限，竭力避免恶性竞
争。下浩船帮航线往返东水门和下浩，
东水门后来成为了货物的集散地；下浩
船帮近水楼台先得月，驳船大宗业务接
洽都在东水门外茶馆，小宗业务则在下
浩码头兼办，船帮在两地都设置了专门
的机构和文书等。而上浩船帮从无抢
夺之心，依然固定往返太平门和上浩，
太平门是人进出的大通道，于是专营载
人摆渡，把货物运输全让给了下浩船
帮。煤船帮只运煤，划子帮只搞“专
车”业务，相当包容和客气。

值得一提的是上浩船帮，按理说
起源最早，体系最完善，在下浩船帮散
兵游勇、煤船帮和划子帮新生之时，完
全能以大打小占领市场，但上浩船帮
却始终严守自己的航线，区域上和下
浩船帮严格区分，业务上只载人不运
货。民国年间，驻重庆的军阀混战，无
偿征用全市运人渡船在嘉陵江搭建浮
桥，上浩船帮自然首当其冲，船帮人员
面临巨大的生活危机，当时划子帮尚
未产生，停泊在龙门浩的“万流”“万
县”等外国商船希望上浩船帮帮忙运
送货物，上浩船帮本可借此缓解危机，
却依然与下浩船帮驳船公会协商，采
用“打关”办法，船股平分，工人众议。
抗战胜利后，运人业务清淡，上浩船帮
再次面临危机，上浩船帮仅靠市社会
局和警察局等负责人说情，让下浩船
帮分出个别货运业务，勉强解决船户
的基本生活问题。而当煤炭积压滞
运，远超了煤船帮的运载能力时，部分
生活困难的上浩船帮工人结帮偷偷渗
入运煤，两大帮派陷入了两难境地。
煤船帮急需船只和工人，但又必须入
行入帮，上浩船帮面对帮内人员破坏
规矩但又不想开除工人，任何一方稍
有动静就可能剑拔弩张，但最后双方
还是以“不允许、不反对”的默契了事。

不管怎样，比起龙门浩陆三帮力
帮、滑竿帮和马帮的硝烟四起，水四帮
在那个乱世可谓是一股清流。


